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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午8点左右，南京江宁

区大学城格致路与知行路交
会口处发生一起车祸。一货

车与一桑塔纳猛烈相撞，造
成2人死亡，5人受伤。

昨天上午9点半，当记
者赶到现场时，车祸现场已
撤除。据知情人称，当时货车

行驶到这个十字路口时，与
桑塔纳发生相撞，货车侧翻，
车上两人受伤，而被撞的桑
塔纳挡风玻璃粉碎，车门受
损，车内5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伤者被紧

急送往医院抢救。江宁区人
民医院急诊室医生称，早上

刚上班，就送来7个人，其中
一男一女由于伤势严重，经
抢救无效死亡。另外5名伤
者中，有一名女的，因伤势较
重，已被转到南京市第一医
院抢救。

医生表示，并不清楚车

祸具体情况。记者在住院病
房见到了轿车司机，此时，
他口吐鲜血，一句话也不能
说，另外几名伤者也是昏迷
不醒。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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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郭女士住在锁金

村。1984年3月，时年29岁
的她因为想出国，就先偷渡到
了中国香港。在香港，郭女士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没有一技
之长而难以立足，但她却在那
段特殊的日子里有了自己的
第一段恋情，并很快与对方同

居并有了身孕。
但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

了三个月，郭女士就被遣送回
了南京。1985年6月29日，
在她生下女儿的第三天，郭女
士被捕，后被判刑 15年，送
到南通女子监狱服刑。

郭女士说：“这不到 100

天的恋情，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生轨迹，使我从一个爱美的女

孩，成为令人生厌的阶下
囚。”让郭女士欣慰的是，家
人并没有嫌弃她，几个兄弟姐
妹更是无偿帮她承担起了抚
养孩子的重任。出生后从没有
见过父亲面的郭女士女儿，身
边一下子有了很多亲人。
“我坐牢的那几年，也

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那几
年，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没有人嫌弃我，每个月都
排 好 班 轮 流 到 南 通 去 看
我，我三哥更是细心。”郭
女士至今还记得，三哥记
得她爱吃咸鸭蛋，每个月

去 看 她 时 总 要 提 前 准 备
好，有时还给她做些可口
的咸菜，“因为咸菜能摆得
时间长一点”。

郭女士说，有一次女儿来
探监告诉她：“舅舅上次来看
过你回南京时，没有赶上最后

一班车，结果一直走了三个多
小时才赶到轮船码头。那天下
了好大的雨，舅舅里里外外的
衣服全部湿透了……” 女儿
的这番话，让郭女士那一夜怎
么也睡不着，眼前全是小时候
哥哥姐姐带自己出去玩时的

情景……
之后，细心的三哥还经常

给她写信，鼓励她 “好好改
造，早日出来”。知道妹妹在
牢里一定很苦闷，三哥还省吃
俭用给她买了一把吉他。那把
吉他后来成了郭女士的倾诉

对象，每当情绪低落时，她总
要弹上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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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7月，郭女士被

提前释放了。呼吸着外面新鲜
的空气，看着已经读小学毕业
的女儿，郭女士百感交集。那
天，她抱着几个兄弟姐妹久久
不愿松手。她知道，没有这些
可敬的手足，就没有自己和女
儿的今天。自己今生能够报答

他们的，就是好好生活，走好
以后的每一步。

重获新生的郭女士，有两
个非常强烈的愿望，一是要加
倍弥补对女儿的爱，另一个则

是努力报答身边的亲人。怀着
一颗愧疚和感恩的心，她开饭
店、卖服装、做烧烤，生意一

直做得不错。经济条件稍稍
好转后，郭女士一有时间就
带着女儿出去玩，和兄弟姐
妹们聚会。但是，她没有想
到，这样快乐的日子只过了
三年多时间。

2000年，郭女士被查出

患了晚期子宫癌。住院的那些
日子，她再次享受到了浓浓的
手足情。“那时候，我三哥每
天都风雨无阻地来给我煲汤、
送菜，只要一休息就去钓鱼给
我做汤喝，同病房的病友都羡
慕地说，‘天底下都难找这样

的好哥哥’……”但是，这对
曾经让外人羡慕的兄妹，如今
却为了一套房子而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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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女士说，出狱后她一直

是跟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而
她的兄弟姐妹们早已都各自

买了房子。母亲去世后，父亲
于 2004年 10月在一家律师

事务所立下遗嘱，写明锁金村
的这套房产归我所有，如果我
改嫁，则该房产归我三哥所
有。”郭女士以为，有了父亲
的这份遗嘱，自己带着女儿就
可以安心地住在这套房子里
了。但是，去年 8月，事情发

生了变化。
“三哥突然以他患了腿

病为由，提出要我把那套房子
卖掉，房款我俩平分。但是，这
是我目前惟一的住房，卖掉它
我和女儿住到哪里去呢？”郭
女士坚决不同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郭家
兄妹曾经几次坐下来协商过，
但三哥还是坚持要这套房子。
郭女士说，自己没办法了，只
得于 2006年 9月起诉到玄
武区法院。法院已经开庭审理
过，目前她还在等待判决结

果。让郭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开庭时三哥也拿出了一份据
说是父亲写下的遗嘱，上面说
“锁金村的房子由三儿子全
权处理，家中任何人不得干
涉”。郭女士认为，这份“遗嘱”
上的父亲签名“一点不像”，为

此她已申请了司法鉴定。
从起诉那天起，郭女士说

她与三哥就已经形同路人了。
“我真的想不通，几十年这么
好的兄妹感情，现在会为一套
旧房子闹成这样。不管房子最
后判给谁，我们这场官司都没

有赢家，因为我们丢了最珍贵
的手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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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午，江宁区方山脚下一

工地，挖掘机在取土时，发
现多座古墓葬，司机不但不
上报，相反还把古墓葬毁
坏。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其中一座土坑墓已被
洗劫一空。

昨天上午1l点多，记者

赶到现场，四五台挖掘机分
别在两个大土堆上取土，其
中一个大土堆已被铲掉一
半，到处散落着带纹饰的青
砖。旁边一土堆旁，也有一堆
青砖，共有 4层，叠加在一
起，与去年发现的上坊大墓

排水沟非常相似，只不过，这
4层青砖边上并没有墓室。

在另一大土堆边，有一
个长方形大坑，堆放着多块
棺木，棺木质地坚硬、厚实。
坑底堆着许多木炭和石灰，
还有一些骨头。目击者说，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男子
用铁棍在土坑里扒来扒去，

后来扒出一个青花碗和一
个玉佩，之后，这名男子就
离开了。

在现场，一名自称是挖
掘机司机的男子说，这些青
砖是他挖出来的，“没有多
大用处。”

昨天上午，记者将此事
向南京市文物局通报。昨天
下午，考古人员赶到现场，
经过实地调查和走访，确定
了那个棺木边上的土坑，是
一座土堆坑墓，估计是明清
时期的。所挖出的青砖，是

两座六朝时期的墓砖。
随后，考古人员和民警

赶到工地，责令工地立即停
工，等待考古发掘。考古人
员表示，由于方山周围有许
多古墓葬，因此，将对该工
地近20万平方米的施工现

场进行考古勘探、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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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12点左右，瑞金北村某栋

2楼的李女士突然闻到一股
浓烈的焦糊味，女儿也不住
咳嗽。开始以为是邻居做午
饭，也就没多在意。然而，烟
气越来越大，开门一看，楼道
内浓烟滚滚。

浓烟来自 1楼 101室。

虽然该室门窗大多严实，但
大股浓烟还是不断从缝隙中
钻出，众居民重拳砸门，可始
终无人响应，只得报警。消防
队员赶到，立即将房门撬开，
室内已是烟云雾海。

在客厅靠墙一角落，消

防队员发现了一只安插在
电源插孔上的电动车电瓶
充电器，已被完全烧化，墙
壁受热剥落。紧邻电源插孔
的一个鞋架，也被烘烤得只
剩骨壳，上面的鞋子成了焦
炭状。

半个小时后，险情排除，
尚未引发明火。消防队员清
理现场时发现，室内其他几
个电源插孔和拖电板上，均
安插着多个用电器插头，为
防止再酿祸患，消防队员立
即将电视机、热水器、电冰箱

等电器插头和手机充电器拔
掉。经初步分析，浓烟是电源

插孔长时间安插大功率电动
车充电器，高温受热所致。

附近居民称，该住户两
天都没人在家，“幸亏发现
及时，如烟气加重引发明火，
那就不得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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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六合雄州镇钱仓村
的王晓静来说，3月 13日是

个悲伤的日子，出生 23天的
儿子突然死在六合人民医院
的病床上，而且死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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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六

合人民医院，在住院部的儿
科，王晓静一家都坐在里面，
其中一张婴儿病床上，放着
她儿子的尸体。男孩用被裹
着，打开被子，男孩长得阔脸
膛、大眼睛，可面部和嘴唇发
紫，身体冰凉的。

王晓静的家人说，今年2
月17日，王晓静在六合人民
医院产下一名男婴后，住了
两天院就回家了。孩子很健
康，就是脸上和眼睛一直发
黄，到六合人民医院后，医生
诊断为胆红素过高即 “黄

疸”，建议先断三天奶看看，
结果还是脸色发黄，3月 7
日住了院，由于是 28天以内
的新生儿，孩子住进了特护
病房，不需要家人陪护。

在住院时，孩子做了血

培养。王晓静家人称，医生
说住一个星期应该就可以
治愈了，后来 12日就通知
可以出院了。他们一家 12
日来到医院，下午应该取血
培养的化验报告的，结果保
管医生没有来，护士便说：

“干脆13日再来吧。”期间
他们到病房里看过几次，看
到小孩的脸上已经不黄了，
心里很宽慰。

不料，3月 13日零点
多，突然接到医院电话：“孩
子不行了，已经停止呼吸。”
小孩的爷爷说，他们赶到时

医生正在抢救，凌晨1点多，
医院宣告孩子死亡，他到病
房里一摸孩子，浑身已经冰
凉了，顿时瘫倒在地。本来在

“坐月子”的王晓静，也拖着
虚弱的身体来到医院，一遍

遍抚摸着儿子的尸体，泪水
哗哗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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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孩子的家人和院

方就死亡原因展开了争论。
在复印的医院病程记录表
上，记者看到，3月 12日当
天，医生还写着“病情渐好
转，第七天血培养如无异常，
近期可出院”。
“护士有没有离开过新

生儿特护病房，要是离开过
或者看护不力，就有可能发
生孩子窒息的事故。”孩子
家人认为，很可能是孩子侧
睡时，衣服或被子堵住了孩
子的嘴鼻导致窒息，不过他
们说，“只是猜测”。

目前，孩子家人还在等
待当初孩子出生时所做的血

刺检查结果，“当初医生跟
我们说，如果孩子有什么先
天性疾病可以检查出来，可
是现在院方改口了，说只能
查出先天遗传性疾病，其他
病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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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人民医院陈院长

说，这名婴儿入院时是黄疸，
出现如此意外的死亡，在医
院历史上还是首次，孩子是
突然呼吸停止的，他们目前
也无法搞清楚具体死因。

对于家属的心情，陈院
长表示理解。“出于人道主

义，我们提出补偿1万元，但
是家属非要明确责任。”陈
院长称，那样的话，要么申请
法医尸体解剖，要么申请医
疗事故鉴定，或者通过司法
途径，可是家属方不接受任
何一种方案，相反提出了数

十万的巨额赔偿。
昨天上午，孩子家人占

据了该院的新生儿特护病
房，而病房里，还有其他四
名婴儿。“本来里面的环境
是要求无菌的，外人得消毒
才能入内。”陈院长说，他
们想转移这些患儿，也遭到
阻挠。

目前此事正在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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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有电吗？是不是也停

电了？”昨天一大早，住在金
陵新一村 30栋的邓大婶冲
隔壁邻居大喊。住户走出家
门发现，几段电线被小偷剪
跑了。受此影响，约80户停
电10个小时。

早上7点，邓大婶提着

篮子出门买菜，刚下楼，就看
到楼前电线杆上两根入户电
线少了一大段，只剩下一小
段。“哎呀，不好，电线被小
偷偷了！”邓大婶失声叫道。
接下来，邻居们也相继发现
楼栋前的入户电线被剪断，

“肯定被偷走了，割了电线
取里面的铜线卖钱！”

记者在小区 24栋楼前
看到，两根长约十几米的电
线被剪断，30栋和 34栋楼
前也是如此。“偷电线的贼
真是‘贼大胆’啊。”邓大婶

激动地说。

邓大婶退休之前也是
搞电力工作的，“连我也不

敢带电剪这些电线，220伏
呢，不怕触电啊？”居民们分
析，窃贼肯定是先爬到一楼
门栋的阳台上，将电线剪走
的，“夜里似乎听见有 ‘砰
砰’的声响，以为是有汽车
爆胎，就没留心，现在想来

肯定是小偷作案时发出的
声音。”

住在24栋的陈小姐说，
凌晨3点多，她正在家里上
网，突然就断电了，“我还以
为是供电局停电了呢。”

随后抢修人员赶到现

场。据抢修人员介绍，被偷
走的几段入户电线约 80米
长。为了加强这些入户线的
安全性，将把入户线在居民
楼外墙的接头抬高到三楼。
下午 2点左右，抢修完毕，
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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